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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乡之心、文化乡愁一直是现代以来作家笔下的重

点题材之一。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土是文
学表述的核心，又是文学经验的主要领地，也是理解我们
自身的历史，进入本土性和现代性等复杂关系的重要切
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以厚重的历史承载了
丰富的内容；同时，乡土也是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叙
事组成。

上世纪80年代，儿童小说的乡土叙事实践步入活跃
期；90年代以来，曹文轩、彭学军、李凤杰、曾小春、常星
儿、肖显志等作家，推出了一批乡土叙事的经典之作。许
多儿童小说经典作品对乡土怀有一种牧歌田园的文化怀
乡之心，童年乡土蕴含了作家重要的创作资源与素
材——成年后的作家历经都市生活变迁，过去的乡土记
忆就浮出潜意识表层，呈现为童年文化乡土经验的审美
介入，在过去与现实、回忆与重构中构成艺术张力，比如
《草房子》《青铜葵花》《你是我的妹》《腰门》《独船》、“弄泥
的风景”等代表作品。进入新时代，儿童乡土小说如何在
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发展？如何以童年叙事参与新
山乡巨变的现实主义书写？

以回望的姿态对童年生活进行经验的重温，营造超
越真实时间的梦幻岛，促进文化根性与少年儿童的对接，
找到潜在的精神原点，这是一种创作方法；直面社会现
实，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思考并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
问题，既对生活充满挚爱和热情，又有着忧患意识，既面
向现实又超越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这正是
《飞起来的村庄》给我们展示的儿童乡土小说的另一种创
作路径。

这条新路径，是儿童乡土小说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
学召唤下实现的题材与审美内涵的拓展，在现实主义精
神的烛照下，关注乡土现实中人的生存状态、情感与命
运，以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以生动生活画面和生活细节
呈现儿童乡土小说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既洋溢着理想的
激情，也体现出对社会现实建构的重大价值与意义。

当然，如果小说与生活、形式、题材的关系过于紧密，
小说的叙述没有与被叙述的对象拉开审美距离，就会停留
在浅层的琐碎记录上，显得粗糙。现实题材儿童乡土小说
考验着作家的写作功力、写作策略和相应的创作实践。

《飞起来的村庄》提示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乡土小
说的写作路径——传统的力量、乡村的力量、童年的力
量，以及现实生活本身，在西北乡间的“弘德村”中，以一
种合力显示出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在作家的书
写中，并不是二元对立。

作品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日常生活，浓浓的泥土味
和烟火气。比如开篇的西北农村背景下，小主人公阿里
和妈妈在地里劳作割苜蓿；下完几
场雨后，开始割麦子了，外出打工
的父亲赶回家碾场、拆麦垛、摊场，
碾三遍、抖三遍、扬两遍……实现
了这样带有颗粒感和质感的现实
生活的还原，作家一定有着丰富的
西北乡村的生活经验，或者经过深
入的采访调研，脚下沾泥，笔下带

“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上，
用灵动、朴实同时极富西北乡村特
色与生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书写
新时代的西北山乡巨变。

过去，儿童文学中关于乡土的
书写，大多视乡土为精神家园，对
待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于乡土文化
的情感回归，体现了现代意义的怀
乡情结。与《边城》中“白塔”的倒
塌相对照的是，《飞起来的村庄》
中，深山老虎沟里的村民们迁居到
平坦的、现代化的弘德村，象征着
现代性与乡土文化的相生相融。现代化并非“桃花源”的终结者。新时代的全
面扶贫，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土社会
的发展新貌，已经一定意义上拓展和改变了“乡土”的意义。现代化并未抛弃
乡土，乡土的温情、传统的道德秩序、淳朴的乡风民俗，在乡村的现代性过程中
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飞起来的村庄》中，孩子们之间的互助，邻里之间的互
帮，主人公阿里家中三代人的浓浓亲情，都是包含着真挚情感的日常生活，传
达出了沉浸着日常温情、直指心灵存在的力量。

作品在平凡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对象化中，凸显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对新
乡土的日常进行了意义的追寻。作家在乡土社会现实的描写中表达理性精神
观照，关注乡土人的生存状态、情感和命运，以新的话语方式和艺术格局扩展
了儿童文学的现实表现空间。同时，作品承继了乡土叙事中“本色、本土、本
真”的诗意化建构，由此，始终洋溢着温厚又明亮的人性关怀。

艺术的地方色彩，乡土文化的独特叙事魅力，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之一。
作品中，人物的一张口、一投足，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景事物情；乡村人的日常状
态、命运人生的乡村叙事，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地域的风貌。这种风貌，既是地
域文化特色的展示，也是精神层面的指征。地域文化积淀以隐性传承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而作者凭借经验，寻觅和捕捉到了能够传
递地域文化气息和神韵的整体语言质感和文化氛围。

我想，作者应该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或者，她对富于风景、风情的乡
村日常有着丰富的情感连接。她不仅熟悉西北大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乡
民生活，更对这里的一切有着深切的体验和心灵的共鸣，如是，才能如此深入
土地文化的内在肌理，写出风土的内在神韵。

由于儿童文学书写的标志性素材和关键表现对象为童年，那么，儿童文学
的特殊要求就在于，如何从童年视角出发进行书写——必须注意到接受对象
年龄和接受程度的独特性，意识到“儿童”作为生命本体的独特存在和独特的
审美需求，童年期所特有的身心特征和生活体验应是作品不言而喻的核心。

《飞起来的村庄》以儿童视角的介入，以童年独特乡土经验的表达，丰富了
乡土生活的维度，具有不同于成人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比如，纯真自然、活
泼浓郁的语言风格，“春天是被一场场风喊来的”，“车在山路上扭着身子拐各
种的弯”；再比如，儿童的非逻辑思维方式，产生了妙趣横生的艺术表达效果。
比如，在老虎沟里住了一辈子的牛爷爷，不愿意搬离大山深处，而孩子们出于
对便捷新生活的渴望，一遍遍“幻想在村子里上学的场景”，几个孩子展开了这
样的有趣对话。

八虎说：“那不是牛爷爷嘛，犟板筋，要是羊爷爷，可能就不犟了。”
几个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一时间，恨不得连夜去劝牛爷爷改个姓，这样

一来，搬迁的日子就近了。
儿童视角意味着成人理性和经验的疏离，其背后是书写者对社会文化不

同角度的独特认知方式。“自我中心思维”是儿童视角所独具的特征，儿童在现
实生活中以“我”为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和理解现象时，容易产生一定程度的
混杂和变形，进而形成儿童独特的非逻辑认知，形成独特纯真的审美情感和幽
默，返璞归真是儿童文学的艺术旨归。来自于泥土少年生命的至真本性，纯真
和自由，也成就了文本的鲜亮底色。

总而言之，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召唤下，新时代的童年乡土叙事可以展示新
的叙事边界和艺术魅力。更为真切和真实地关注乡土社会的发展新变和人的
现实生活状态，贴近真实的乡土大地，也能展现出更为丰沛和更为动人的叙事
力量。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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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情境与新的讲述、新的故事与新的写作——
深圳文学正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文学篇章。

第十批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第五届大湾区杯
（深圳）网络文学大赛、“深圳报告2023-深圳都市题材
精品文学创作扶持”、第十二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国家
立场的深圳文学表达”名家讲座、“到人民中去”深圳市
文联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一诗三秋”主题诗会、第四届

“深读城市”文化论坛、第六届红棉文学奖颁奖典礼、深
圳作家作品研讨会……名家与新锐论“文”，作者与读
者畅聚，研讨与赛事齐举，朗诵与分享共办，第十届深
圳文学季（2023）以极为丰富的内容与颇具创意的形
式，彰显了文学的价值和荣光。

以优秀作品筑牢文学根基，以跨界活动传递文学
力量。本届深圳文学季呈现了深圳文学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的新探索和新进步。

市区联动打造更有活力的深圳文学生态

深圳，经济金融实力雄厚，科技创新独领风骚，文
化艺术大气包容，给作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学灵感。
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展现新时代“春天的故
事”，深圳文学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先行示范
的使命。

2023年末的深圳，煦阳当空照，诗意遍地生。第十
届深圳文学季的帷幕缓缓拉开。作为深圳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深圳市作家协会一项常设性、综合性的综合
文化品牌，创办于2014年的深圳文学季，到2023年已
经成功举办十届。通过开展系列丰富而有创意的文学
活动，不断推动深圳文学的创作、鉴赏、普及及推广，是
深圳文学季的重要特色。

深圳文学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广。与往年不同
的是，本届深圳文学季更加注重整合有知名度、美誉度
的常设性活动，更加凸显市区联动工作，邀请大湾区的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共享文学荣光，共奏时代乐章，感
受新时代深圳文学绚丽多彩的气象，这也是深圳文学
激发文学活力、凝聚文学力量的全新探索。

讲好深圳故事需要“深扎”。今天，“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已经成为深圳作家的写作自觉。到火热的现
实生活中去，到城市建设的第一现场，与基层劳动者互
动，与鲜活素材惊喜“相遇”。脚踏广袤大地的声声“回
响”，恰是深圳作家笔尖动人的音符，是深圳文学创作
感人的篇章。“到人民中去”深圳市文联文艺志愿者在
行动“一诗三秋”主题诗会集结深圳十区的近百位诗
人，是新时代深圳诗人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与艺术呈
现。活动现场，诗歌语言交织与碰撞，诗人与朗诵家们
从一首首诗歌文本出发，呈现出浓郁的诗意与温馨的
文化氛围。在第四届“深读城市”文化论坛上，吴义勤、
林世斌、姚风、吴君等嘉宾一起围绕城市文明发展，结
合新时代诗意栖居的角度，深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的诗意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深圳从市到区甚至到街
道，积极以市区联动的形式从不同程度给予文学作品
创作扶持，包括举办文学赛事、推介优秀作家作品等，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有活力的深圳文学生态。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表示，
2023年，深圳市作家协会进一步加强市区联动，推动作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中国作协到广东省作协，再到
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及至区相关单位，层层联动，
形成推动新时代深圳文学事业发展的新探索和新气
象。这有助于推动文学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丰富深圳
文学的内涵，以文学的力量推动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深圳文学书写维度不断拓展

提到深圳，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青春、活力、
追梦，想到新城市文学、青春文学、打工文学、科幻文
学、网络文学等。在“国家立场的深圳文学表达”名家
讲座上，文学评论家、作家纷纷描绘各自眼中的深圳文
学，以及对深圳文学的期冀。“多元性让深圳文学比任
何一个城市的文学色彩更加缤纷，形式和风格更加多
样，某种程度来讲是新时代中国的全息性的文学图景”

“从文体、跨际来看，深圳文学有着一个比较好的生态”
“新的文学愿景在深圳这里其实是有应势而生的必
然”……深知文学之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担当新
时代之使命——在新征程上，深圳文学不断展现从“高
原”向“高峰”攀登的强劲动能。

推人才，塑品牌。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启
动于2007年，是深圳一项常设性文学品牌活动。该项
目面向深圳本土作家，通过开展全市征集、定向发动、
主题策划、组织实施、服务扶持、研讨宣传等文学扶持
举措，推动深圳文学出精品、出人才。大湾区杯（深圳）
网络文学大赛是深圳市作家协会于2018年发起的一
项重要网络文学赛事，为展示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成
果、构建多元蓬勃的大湾区文学版图发挥积极作用。
大赛获奖者周密密表示，大湾区杯（深圳）网络文学大
赛的举行，无论是在深港两地的文化互动，还是在文学
创作的交流中，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对深港两
地的作家尤有强烈的吸引力。

新青年，新创作。深圳青年文学奖是一项专业性、
权威性、品牌性的文学奖项，为推动深圳青年文学创
作、扶持深圳青年作家、繁荣深圳文学事业发挥了积极
作用。获得第十二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的邹贤中表示，
获奖是对他写作15年来的肯定和对他未来创作的巨大
鼓励。“我热爱这座城市的包容、开放、进取。我也从未
想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哪怕是当年我在工厂流水线上
班时，感受到的依然是深圳的朝气和无限可能。也是
因为坚持留守在深圳，坚持阅读和写作，才有今天与深
圳文学季美好的相遇。”邹贤中说：“作为一个在深圳工
作生活17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我深爱这座城市，
我有理由去书写深圳、记录深圳。”

新都市，新故事。深圳都市题材精品文
学作品扶持项目旨在彰显深圳城市形象和时
代精神，以深圳都市为题材或故事背景，聚焦
深圳科技创新、深圳都市生活、深港双城合作
等现实题材，讲好新时代深圳故事。获得此
项目扶持的张旭说，深圳正在成为一座文学
之城，一众文学的爱好者，正向文学的“高峰”
挺进。

小刊物，大情怀。红棉文学奖的出彩，某种程度上
也是深圳写作的管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
义勤表示，红棉文学奖从横岗街道出发，立足龙岗，立
足深圳，面向广东，面向大湾区，面向全国。自创办以
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一
个有独特品质的文学奖项。

近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获奖作品，鲜明反映出新时
代深圳文学书写的维度正在不断拓展，体现了深圳作
家勇于探索的文学品格。2023年，海漄凭借《时空画
师》获得2023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成为继刘
慈欣、郝景芳之后第三位获得雨果奖殊荣的中国作家，
展示了深圳科幻文学不俗的创作实力。王国猛的散文
《风雪冈底斯》获得第十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这
也是深圳散文创作在前进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让文学与深圳同频共振

“深圳文学季一转眼已来到第十届，这是以城市的
名义致敬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回馈市民，向社会传递创
新之都的文学浪漫。”“能够参与深圳文学季，我倍感荣
幸，也深受滋养。”“深圳文学季见证了深圳文学的发
展，见证了深圳作家勇攀文学高峰的志向和努力。”“文
气的激荡、文意的奔腾、文心的凝聚——可以说，十年
来，每年的深圳文学季都赋予了深圳文学新想象。”回
顾过往，深圳文学季让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激动不
已，满怀期冀。

第十届深圳文学季举行期间，多场文学活动接连
举行，包括诗歌朗诵、讲座、颁奖典礼、研讨会等丰富内
容，让深圳文学与文学爱好者、市民热烈相遇，让文学
服务于社会公众，让文学融入市民的生活。

尤其是在第十届深圳文学季（2023）闭幕式暨系列
文学项目颁奖典礼上，文坛名家云集，众多文艺界代表
共襄盛举，沐浴文学荣光，见证文学时刻，更是掀起了
本届深圳文学季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潮，向全国展示了
深圳文学的独特风采。曾多次参与深圳文学季活动的
部分深圳作家表示，本届的深圳文学季系列活动很精
彩，极大调动了全市文学爱好者和市民的热情，现场热
烈的氛围就说明了一切。而且，本届的深圳文学跨界、
破圈，接地气、很时尚，以团结作家、抵达大众的形式进
行广泛传播。大家相信，未来深圳文学季定能秉持创
新精神，广泛团结凝聚深圳文学界，联动其他门类的艺
术家，越办越好，在全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散发出更耀
眼的光芒。

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梁宇对深圳文学季寄
予厚望。他在闭幕式上致辞表示，深圳是一座因改革
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城市，是一座拥有文学创
新精神的城市。深圳市文联、市作协将打通边界、整合
资源，进一步团结引领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凝聚起磅
礴的文学力量，推动深圳文学高质量发展，构筑深圳文
学新高地，为深圳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文学力量。他希
望深圳广大文学工作者能够抢抓机遇，逐梦远征，积极
回应时代呼唤，以更多优秀作品为新时代中国文学作
出深圳贡献。

回顾过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深圳文学季和深圳文学，将继续高擎熊熊燃烧的
文学火炬，不断逐梦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恢
宏壮阔的时代篇章。 （文 毅）

绝处逢生下的人性暖意
——读赵大河《死囚与皇帝》

□张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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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深圳文学新篇章

《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系数很高
的小说集，难度系数这个词常出现在竞
技运动中，是衡量一个动作难度的指
标。之所以说《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
系数高的小说集，是因为它有一套既定
的方案，作家在小说集的引言部分即点
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审查死囚，看
到这些要被处死的人，心生怜悯，下旨放
其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来年秋天返
回长安就死。此事记载于《资治通鉴》第
194卷。”这是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的事
件：唐太宗纵囚归狱。整部小说集的九

个故事都是关于亡命徒的，都发生在贞
观六年，也都是关于返乡与归狱，这就意
味着九部小说各有各的命数，但殊途同
归，开头和结局都是定死的。我们知道，
小说的结尾往往需要致命一击，往往需
要飞扬高蹈，但这部小说集的结局已经
被置之案头，是既定的了，谜底先于谜
面，在近乎程式化的故事框架中，如何触
动读者，是极考验作家功力的事。

《死囚与皇帝》里一系列短篇故事，
有着一个母题，即慈悲心。“纵囚归狱”这
个历史故事想必为作家留下了极大的遐
想空间，对于“纵囚归狱”的动机解读，
各方史家众说纷纭，暂且按下不表，只
看生与死——这两股悬殊的对抗力量
间达成的怜悯与守信，这是极富戏剧张
力的。按照皇帝的指令，让死囚回家，
在这样一条具有强烈命运溯源性的道
路上，作家写出了关于人物的，或者确
切地说，关乎亡命徒的小传。作家笔下
衍生出了九个囚犯的故事，每个囚犯的
故事都只“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围绕救
赎、悔恨、有苦难言，给了那些既定罪过
的人一次赎罪、申辩悔意的机会，也给
了“罪”这个字一个自我名状的可能。

比如《渡口》里给张三元一个喝杯酒解
心宽的机会，比如《鬼屋》里给“职业杀
手”一个除恶务尽的机会，比如《客栈》
里给孙元方一个欠情债的机会，这些情
节上的设置无不透出作家的温情和善
意，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让那些保守
诚信的亡命徒再一次回到生活里，那些
世俗的羁绊，那些尘世的安排，无不是一
次宏大的救赎。

《夜半敲门声》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
印象最深，因为它精巧的设置不亚于一
个中篇，先是层峦叠嶂的谜团，之后落地
生根带出审判，最后牵连婴孩的命运，一
段昭然若揭的婚外情最终撬动一个婴孩
的命运，这种“拍案惊奇”的设置仿佛是
天意，而作家显然对这个故事有着十足
的把握，因为作家有提及这篇小说的叙
事视角，并调整视角反复推演。这篇小
说如果以涉事者疤脸或者瘸子的视角为
切口，就少了层峦叠嶂的感觉，等于是少
了一个弥彰，到底疤脸是丈夫还是瘸子
是丈夫，这个弥彰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会
显得刻意，但以旁观者接生婆的视角来
写，弥彰自然存在，等到显山露水时，又
跌宕生出为婴孩命运奔波的桥段，因为

临盆之时，命运会牵引疤脸和瘸子再次
聚到接生婆家，宛如一场因果轮回，这样
的闭环设置让戏剧性得到最大的呈现。

论及技巧，九个故事都是干净利落
的剪影，一束身后的逆光打在主角身上，
避实就虚，只勾勒轮廓，切忌过度曝光，
刻意留白，以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效果拉伸戏剧张力。与这种不以拙力胜
人的笔法相得益彰的是小说营造出的氛
围，作家是烘托气氛的高手，每个故事都
在精短的体量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氛
围，或者说作家在努力营造出本雅明所
说的“光晕”，以至于提到每篇的名字，都
会迅速索引出那个狭小的文字空间中所
容纳下的悠长的想象和饱满的情感，或
者说是从潮湿冰冷中生出的“蓬松火
绒”，这与绝处逢生的处境下生出人性的
暖意是遥相呼应的。

每篇小说后面附有一个对谈环节，
作家将文本打开，面向所有人，开诚布公
地谈小说的每一个零件为什么这么生
产，仿佛牵着每篇小说到读者面前，再庄
重地逐一介绍，再目送他们回到归属地
一样。

（作者系《北京文学》编辑）

《飞起来的村庄》，马慧娟著，大
象出版社，2024年3月

《死囚与皇帝》，赵大河著，河南
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